
	
  
王栋栋：你的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文艺范儿又有点叛逆，这个和你的性格有关吗？你平

常有什么爱好呢？	
  
	
  
任瀚：我比较注重作品展示的氛围，但我对各种定义始终保持怀疑态度，“文艺范儿”可能

太清新了，我作品中还有一些原始、粗糙的东西。性格上我比较内向，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

喜欢简单，做事很慢，或许因此促成了我现在这样的创作方式。爱好也比较静：读书、看电

影、旅行，运动方面说喜欢游泳不如说喜欢在水里泡着。	
  
	
  
王栋栋：怎么想到用石墨铅笔这种材料来做作品？	
  
	
  
任瀚：石墨是自然中的材料，透明、光亮。铅笔简单、直接，和身体的联系更紧密。这种材

料让我感觉很亲近，用它创作的过程犹如修行。	
  
	
  
王栋栋：你说你的作品是在用铅笔素描的方式来做雕塑，我虽然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不过我

感觉到你的作品是在企图消除素描甚至绘画的方式。一般绘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带动观者

的观看，但是反绘画的方式也反对了观看，你试图如何与观众交流？	
  
	
  
任瀚：绘画的观看方式是站在它的面前，或近或远，而雕塑是需要改变角度来看。比如“镜

子”系列，将每一笔线条当作“泥土”，把整个形状堆砌而成，每根线条的光泽既是独立的，

又整体有组织地从中心向外发散，止于无形的镜子的边框。形状的尺寸和比例都来源于现实

中存在的镜子，这样的一种关系一方面使得创作的过程成为一种对现成品的复制，一方面也

让观众用身体感知它的时候产生一种模糊感，它有镜子那样的形状和比例，有淡淡的反光，

隐约映射出观者和环境的光影、颜色。再细看，似乎可以看出线的厚度，反光是放射状的，

观众的影子也随着线条的运动进入作品中。观众看到的不是绘画意义上的表现和再现，而是

身体与作品发生的物理变化。	
  
	
  
王栋栋：你的作品有一些碎片的符号，比如随手拈来的水波图案，通过对它改造，最后成了

一种比较私人的行为。这样的作品在公共展厅中的意义何在？	
  
	
  
任瀚：我们处于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大量的网络图片、PS图片充斥在周围，而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的疯狂扩张，人工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我们已经越来越少能看到真的自然风景。反

而看到风景图片的机会更多，这些在慢慢影响着我们的视觉经验。对我来说，图片自身的意

义已经不重要，（作品）因为它们的无意义反而更有意义。	
  
	
  
王栋栋：《雪山系列》直接使用网络下载的雪山摄影图片作为素材，按原比例绘制素描，最

终作品的名称直接使用原图电子文件的名称。这类作品和原来意义的再现性艺术有何区别？	
  
	
  
任瀚：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些乱码般的电子文件名称是基于一种机械的、电子化的分配，

对于人所感受的“现实”，它们是毫无意义的。我越是认真的将它复制和模仿，就越凸显了

这种信息时代出现的人、自然和科技之间的冲突和无奈。雪山系列对黑色背景和反光图像的

使用，使画面一方面如同被搞坏了的，丢失数据的电子图片，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视觉的

提纯，让雪山神话般地存在于追念中。	
  
	
  



王栋栋：通常来讲，艺术是艺术家对某些问题的社会性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但随着当代社会

人们对思考本身也开始进行了怀疑，我们的艺术创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你的作品是在

思考还是在怀疑思考呢？	
  
	
  
任瀚：这个很难讲，我的作品常常是在怀疑，但是怀疑就又变成了思考。为了避免落入圈套，

可能需要“放空”。	
  
	
  
王栋栋：迷恋某种材料，材料就会变成一块磁铁，将吸引着人的神经，你是否已被石墨铅笔

的感觉吸引了？你有宗教信仰吗？	
  
	
  
任瀚：我没有信仰，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允许我去相信“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我还是相信命

运的强大力量。每样材料都有它特殊的能量，在艺术材料当中，我学习艺术从用它开始，转

了很大一圈又回到它上面。不过我想这没有到“迷”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恰当的选择。	
  
	
  
王栋栋：你的作品语言很极简的，你是否受到极简主义的影响？	
  
	
  
任瀚：是的，我留学以后看到了大量极简主义的作品，也看到了受极简主义影响下的西方艺

术世界，和当时中国处处可见的那种“热闹”的视觉追求是完全不同的，我深受触动。	
  
	
  
王栋栋：你一直在寻找某种视觉和体验上的二元交叉，你如何理解其中的“空间”意义？	
  
	
  
任瀚：今天艺术学院里的纯艺术专业，既可叫作“造型艺术”又可叫作“视觉艺术”，我更

喜欢用“造型艺术“一词。“视觉艺术”强调说我们做的东西是服务于眼睛的，而“造型艺

术”就偏向于强调我们在创造事物，不去限定创造的事物是去看、去摸、去听还是什么。我

们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技术的进步使得有更丰富多样的感官刺激方式并存，我们的感官经验

在不断增加，身体功能在不断延伸。那么，今天的艺术也不仅仅满足于视觉。	
  
我在创作中是在不断隐藏，或者说削减自我的，因为我认为个人的经验和习惯是很狭隘且危

险的，所以我复制自然，复制他人的摄影，复制现成品……将体验还给观众，这是一个有无

限可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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